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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作品研究·白红雪专辑　主持人：中南大学晏杰雄博士

［主持人语］湖南新化籍诗人白红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９０年代初凸现诗坛，诗作陆续登
上《诗刊》《星星》《诗歌报》《芙蓉》等重要诗歌阵地和文学期刊。白红雪诗歌内涵总体上可以说是梅山本

土文化的现代诗意表达，隐伏着原初的爱与生命意识的涌动，同时充盈着现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终极思

考，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及语言张力。梅山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原始文化形态，可称作巫文化、神异文化、鬼

文化、自然文明，也是一种很具极端性的直抵生命本原、直透事物本质的文化。梅山文化这个活体，驱使白

红雪在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写作的神异状态中写作。当进入写作状态时，他就进入了一种令人心醉神

迷的原始灵性状态和巫性氛围中，想象力飞翔起来，那些神秘的意象也飞翔起来，使他的诗歌中浮动那些

终极关怀的东西、生命本源的东西和不加掩饰的热烈的爱。他的诗歌中万物有灵，所有器具、场景、人物相

互交感反应，连接成人的主体意识四面延伸外溢的网络，从中可以聆听到古老的灵魂的歌唱，感受到诸如

生命的突围、爱情的决绝、分娩的血污、向隅的哭泣等等这些元气充沛的东西，使其诗歌表现出深厚的审美

意蕴和迷人的个性魅力。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栏目推出“白红雪专辑”，特邀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其诗歌进行深入阐释，以期进一步深化对白红雪创作的研究。

形而上的隐痛如笋 

———兼致法国读者弗兰妮小姐

白红雪

（新化县残疾人联合会，湖南 新化 ４１７６００）

［摘　要］诗人坚持诗歌创作，是因为人生在世，天意难违；诗人痛苦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诗歌是终极理想对丑恶现
实的烛照；异域之爱很可能战胜本土之爱，我的散文诗里，流淌着圣琼·佩斯等法国诗人高贵而风流的血统；法国诗与中国

诗犹如法国少女和中国少女，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神韵与肉感；尖峰体验奠定一首诗的架构，即肉体，集体无意识则赋予一首

诗以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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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感抱歉。迟至春花烂漫的季节才提笔回复
您去冬雪花飞扬时写给我的信，而且我有意选择一

个乡下僻静的楼房，逃离所有烦杂的事件与心绪，

坐在鸟鸣中与您对话。这是２１世纪初中国湘中农
村的一幕：一位尚处于隐匿状态的诗人企图拱开石

头一样沉重的方块字悄然暴露自己的隐痛。我楼

下此刻的泥土中，竹笋也在做类似的蠢事。

关于法国，我有不少的理性认识，如历史、文

化、建筑、诗歌等等。但我一直未能踏上那片浪漫

色彩浓厚得似油画的土地。不像您，曾在北京留学

并游历过不少中国的名山大川。哦，记得您第一次

读我的诗即留学北京时。您最喜欢的诗句是“花蕾

拧开春天／白色羊群／却锁紧了黑夜。”您第一眼就
看出我的诗歌传承至少来自三种以上的时空维度，

其中肯定有法国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不错！

我深得这两份营养的哺育。

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写诗？并且一直坚持

写高难度的诗？”

中国有句谚语叫“牛吃草，马吃谷，各有各的

命”，这大概是前一问的最好回答了。人生在世，天

意难违。至于后一问，细想起来应是一个假命题。

诗的难易与否和作者并无多大关系。上世纪８０年
代的“朦胧诗”现在读起来已水落石出，清晰得很。

我多年前写过“候鸟是花朵的伤口，飞翔也是沉默

的伤口”这样颇令读者抓耳挠腮的诗句，但在我自

已看来只是添加了一点点禅味：花朵再美也无法飞

起来，候鸟就成为花朵的心病。

第二个问题：“您的诗充满隐痛，形而上的痛更

加明显，原因何在？”

我知道法国当代哲学的三大主题是“语言、身

体和他者”。这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主题何其相似！

绕一个大圈之后，中西哲学的确在渐渐融合，不能

不令人欣喜。中国古典哲学的内核即“民胞物与”。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哲学与现实之间存在

天壤之别。正因为如此，诗人的痛苦才得以产生。

倘若没有哲学或终极理想的烛照，则无论怎样丑恶

残酷的现实都是合理的……“奥斯维辛”有什么不

对？“劣种人”罪该万死……而诗人，既想担当营救

“劣种人”的使者，可又手无寸铁，如何面对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肆虐？

再者，做为诗人，我异常敏锐地探测到了高科

技时代的杀气远比冷兵器时代要冷酷、浓厚和顽强

得多。因此，不久前我写出了这样的诗句：“故乡的

鸟鸣啊／农药一样／杀死了许多黑夜！”
第三个问题：“异域之爱能否战胜本土之爱？

您的散文诗里真有圣琼·佩斯的血在流淌么？”

异域之爱很可能战胜本土之爱。彼岸的牛屎

往往是此岸鲜花梦寐以求的情人。熟悉的地方没

有风景，诗歌也是。当中国诗人纷纷把目光聚集于

西方现代派时，庞德却在大肆空运中国古典诗歌为

养料以培植“意象派”；２０１１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意象诗”似乎是更

为有力的佐证。换一种说法吧，蓝眼睛的爱情更让

我心生狂潮……因为那正是黑眼睛所缺乏的热烈

和勇敢。我第一次接触圣琼·佩斯的散文诗就被

这来自别一海洋的“多功能”的波涛所倾倒：其奔腾

汹涌、无边无际的诗意与电闪雷鸣般的象征迫使我

束手就擒，并心甘情愿为之献身……所以，在我的

散文诗里，肯定流淌着圣琼·佩斯那高贵而摇曳多

姿的风流血统……异域之爱令我蚀骨销魂！当然，

马拉美的纯粹，兰波的绚丽以波德莱尔的审丑光

芒，都让我坐卧不宁。

第四个问题：“请简要说说您所体验的法国诗

与中国诗的特点，好吗？”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即诗如少女。法国少女和

中国少女就代表着各自诗歌的特质，她们各有其不

可替代的神韵与肉感，但恕我无法抽象地作出说

明。我不懂法语，只能读翻译作品，因而并不知道

她们身上那法语一样的“梨子”究竟有多美……再

者，经过翻译的诗歌，就如同走进婚姻的女人，不再

是少女。哦，法国少女的“梨子”，甚么时候我才有

机会品尝？

第五个问题：“尖峰体验及集体无意识与诗歌

创作有何关系？”

尖峰体验奠定一首诗的架构，即肉体，集体无

意识则赋予一首诗以灵魂。我认为前者更重要，首

先得有活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但没有灵魂便

行尸走兽……

就这样回答您提出的几个问题吧，请相信我已

经尽力让诗的春笋拱出地面。您是否感觉到了其

生长的隐痛？这痛，一半来自泥土，一半来自上帝

……“月亮升起来／路啊／像一个做不完的梦！”这是
法国诗人拉福格的诗。但愿我们在彼此的国度和

梦想里不断成长，哪怕风狂雨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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